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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书店的一隅，目光抚过那套巍峨

如山的《湖湘文库》。这套由湖湘文库编辑

出版委员会组织，汇聚四百多位专家学者

心血，历经十一个寒暑编纂而成的大型丛

书，无疑是湖南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全套丛书七百册，近四亿汉字，分甲乙

两编，浩浩荡荡。甲编四百四十五册，辑录了

上古至民国的湘籍人士著作及出土文献；乙

编二百五十五册，囊括了今人对湖湘历史、

风物、考古的深度研究。它是迄今为止，湖南

编辑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地方文献丛书。

当手指划过那些烫金的书脊，你会惊讶

地发现，属于“茶陵”的名字如星辰般密集闪

烁：李祁的《云阳集》、刘三吾的《刘三吾集》、李

东阳的《李东阳集》、张治的《张龙湖集》、彭维

新的《墨香阁集》、谭延闿的《谭延闿集》……

为何偏偏是茶陵？在一个县级地域，为何

能涌现出如此多被收录进文库的皇皇巨著？

拂去历史的尘埃，当我们翻开这些书

卷，听到的不仅是翻书声，更是一场跨越千

年的“耕读接力”。

破荒：从“荆蛮之地”到“进士之乡”

将时针拨回一千多年前，茶陵所在的湘

东地区，在史书的偏见中仍是“楚越蛮荒”。

这里开发较晚，经济滞后，随之而来的是文

化的沉寂。《北梦琐言》中有这样一段酸楚的

记载：唐代，荆南地区每年都有士子北上参

加进士科考试，然而年年杏榜无名，岁岁铩

羽而归。为此，茶陵所属的荆州故地被北方

士林讥讽为“天荒解”，意即文化荒漠。直到

大中四年（850年），刘蜕高中进士，才勉强有

了“破天荒”之说。

然而，对于茶陵而言，真正击碎这层坚

冰、迎来破晓曙光的，是晚唐天复元年（901

年）的一位老人。

那一年，六十多岁的严塘人陈光问“擢

第四名进士”。这是已知文献记载中，茶陵

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对于茶陵人来说，他就

是那位真正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人。

陈光问不仅是一位勤学苦读的士子，

更是一位有着高洁风骨的寒士。史载他

“治生方雅，不杂交游”。在那个“属国多

故”、战乱频仍的晚唐乱世，高中进士的

他并没有迷恋京城的繁华，而是做出了

一 个 影 响 茶 陵 千 年 的 决 定——“ 复 归 旧

庐”。他回到了家乡，隐居灵岩，一边躬耕

垄亩，一边“教授生徒”，过着清贫而充实

的教书生活。

正是陈光问的这一转身，为茶陵种下了

“耕读传家”的基因。他的事迹激励了一代代

茶陵学子：既然陈光问能读出来，我们也能。

民间开始尊师重教，乡民们即便节衣缩食也

要捐资建书院、办乡学，延聘名师硕儒。

“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风气，如春雨般

在洣水两岸蔓延。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

岁月沉淀，这股风气终于夯筑成了茶陵特有

的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的熏陶下，四十多座

书院散布城乡，一百多位进士脱颖而出，茶陵

终于从“天荒”之地，变为了人文郁郁的“进士

之乡”。

著述：东山之下的刻书声

“何处书声杂漏声，沉吟不辍到三更？

遥知士子勤磨砺，尧见墙兮舜见羹。”这首

《大湖夜吟》，生动刻画了茶陵士子秉烛夜

读的画卷。而在这些深夜的灯火中，除了诵

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一种声音格外清

晰——那是刻刀划过梨木板的沙沙声。

南宋末年，茶陵东山走出了一位奇人

——陈仁子。

他生逢乱世，义不仕元，选择隐居家

乡，筑东山书院讲课授徒。但他不满足于

此，他深知“书以传道”，若无书籍流传，道

统难以为继。于是，陈仁子开了茶陵人著书

立说、私家刻印图书的风气之先。

在东山书院的日日夜夜里，他以惊人

的毅力，不仅编撰了《尹文子》《文选补遗》

《唐史卮言》《牧莱脞语》等著作，更凭一己

之力，校补并刻印了《增补六臣注文选》六

十卷、《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考古图》十

卷、《叶十林诗话》三卷等浩繁卷帙。

受其影响，茶陵士子不再满足于做书本

的“搬运工”，而是开始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他们援疑质理，发明先哲的微言大义；他们寄

情山水，吟咏唐诗宋词。据同治版《茶陵州志》

记载，从宋至清，共有87位茶陵学者的126部

著作被载入史册。这些著作，有的论经世致

用，有的谈性理哲学，有的抒林泉之志，它们

构成了茶陵文化最坚实的血肉。

守护：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家族接力

书写不易，传书更难。在战火频仍、纸张脆

弱的古代，一部手稿能流传至今，往往伴随着一

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惊心动魄的守护。

翻开《湖湘文库》，茶陵石陂刘氏家族守

护先祖刘三吾著作的故事，尤为感人肺腑。这

是一场长达四百多年、横跨明清两代的文化

接力。

刘 三 吾 ，明 初 大 儒 ，被 誉 为“ 国 朝 第

一”。他的著作对于研究明初政治文化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随着他的离世，文

稿散佚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第一棒，由他的玄孙刘谟开启。成化十二

年（1476年），此时刘三吾已辞世七十余年。刘

谟响应茶陵知县俞荩的请求，毅然献出家中

珍藏的祖先手稿。俞荩将其编辑刊印，这便是

已知文献中第一部刘三吾诗文集。

第二棒，是时隔一百零二年后的万历

六年（1578年），刘三吾的同宗后辈、进士刘

应峰奉命重刊先祖文集。此时，刘三吾的后

裔刘可述、刘可造再次翻箱倒柜，提供家中

秘藏的遗篇。刘应峰以此为底本，编辑成

《坦斋刘先生文集》，史称“万历本”。

第三棒，传递到了清朝。又过了两百多

年，刘三吾的后裔刘映藜在家族长辈的支

持下，与同辈兄弟通力合作，历时整整十

年，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完成了《刘坦

斋先生文集》的编辑刊印。这部倾注了家族

无数心血的“乾隆本”，也成为了后来《湖湘

文库》中陈冠梅老师校点《刘三吾集》时的

核心底本。

这种家族式的文化守护，在茶陵并非孤

例。火田蒲江人陈朴、陈章等五代人接力刊印

祖先陈泰的《所安遗集》；舲舫人彭宣联合工部

尚书刊印张治的《龙湖集》；秩堂石龙彭思眷父

子三人校订刊刻《张龙湖先生文集》；高陇龙匣

李氏家族刻印李东阳的《怀麓堂集》……

正是这些家族近乎执拗的坚持，才让

我们今天有幸触摸到那些滚烫的文字。他

们守护的不仅是几本书，更是一个家族、一

个地域的文化尊严。

抢救：宦游游子的深情回望

在保存乡邦文献的队伍中，不仅有在

乡的族人，还有宦游在外的茶陵籍高官。他

们身居庙堂，却时刻不忘搜寻乡贤遗珍。

“茶陵诗派”领袖、大明首辅李东阳，便

是其中的典范。作为高陇龙匣人，他是前贤

李祁的五世从孙。为了搜集族祖的遗作，他

多方奔走。弘治三年（1490年），他将辛苦搜

集的遗稿委托给吉安府知府顾天赐，由其重

新编纂刊印弘治本《云阳集》，让李祁的清词

丽句得以传世。

清代工部尚书、秩堂人彭维新，在任浙

江布政使期间，于江南访书中偶然发现了

乡贤张治的《龙湖文集》手抄本。他如获至

宝，随即动员父子四人，以此手抄本为底

本，精心编纂了墨香阁藏板《张龙湖先生文

集》，填补了文献空白。

更为传奇的是，晚清陕甘总督、高陇人

谭仲麟的故事。同治年间，谭仲麟居家为母

守孝。闲暇整理乡邦文献时，他痛心地发

现，元代乡贤陈泰的《所安遗集》已散佚不

存。这位封疆大吏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回这

部书。

光绪五年（1879年），谭仲麟出任浙江巡

抚。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他调动了当时最顶

尖的藏书资源。在著名藏书家丁丙、同僚吴

晋以及外甥陈廷琬等人的协助下，他们查阅

了著名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检索了《浙江

采集遗书总目》《元诗选》《乾坤清气集》等十

几部浩瀚典籍。历时一年多的“大海捞针”，

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年）成功编辑并刊印

了《重刊所安遗集》。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救援，也是

一位游子对故乡最深情的献礼。

从陈光问的破荒一鸣，到陈仁子的刻

书传道；从石陂刘氏的四百年坚守，到谭仲

麟的万里搜孤。

当我们今天翻开《湖湘文库》，看到陶新

华、周寅宾等现代学者整理校点的《张龙湖集》

《李东阳集》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铅字，而

是茶陵人千百年来对文化的敬畏与深情。

这，或许就是《湖湘文库》中茶陵故事

最动人的注脚。

游天蓬岩
陈朝阳

大雪时节，竟无半分冬寒，反倒暖阳融

融。如此好天气，正宜寻幽访胜，于是约上

三五好友，同游天蓬岩。

天蓬岩坐落于攸县黄丰桥镇广和村的

重岩叠嶂之间。清同治《攸县志》载，此地因

山中洞壑深邃，中有龙潭，泉出不竭，世传

天蓬真人曾在此修炼而得名。

沿山路曲折前行，路旁一条水渠在岩

壁上若隐若现。同行中恰有熟稔此地掌故

者，便指着那水渠，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桩传

奇。此渠名为“仙人渠”，亦称“伞把圳”。旧

时，百姓耕作苦于无水灌溉，曾想在此悬崖

峭壁上开凿水渠，奈何石质坚硬如铁，屡试

屡败，徒呼奈何。一日，八仙中的铁拐李云

游至此，见百姓疾苦，心生悲悯，便将手中

铁拐杖轻轻一划，坚岩上竟应手裂开，形成

一道水渠，清泉汩汩而出。传说为山景增添

了仙气，也让我们脚下的步履更添兴味。

置身山中，举目皆是青峦叠翠，空气清

冽，鸟鸣清脆，恍若步入桃源之境。再往前

行，便见左侧峡谷中一练飞瀑悬挂山间，如

素色腰带，飘逸灵动。因其水流潺潺，缓缓

跌落成九级，当地人便形象地称之为“九叠

泉瀑布”。瀑布飞珠溅玉，在冬日暖阳下折

射出迷人的光彩。虽值孟冬，峡谷两岸却不

见萧瑟，依旧绿意充盈，各色草木舒展着旺

盛的生命力。山谷的苍翠与瀑流的素白交

相辉映，一切都那么自然相融，相得益彰。

山路继续向上，俯瞰峡谷愈发幽深，溪

水叮咚，清越如佩环相击。岩石与青苔相映

成趣，路边几丛金色的野菊在草间悄然绽

放，于静谧中带着几分疏淡，于朴素无华

中，自有一种不事张扬的静美。行至山腰开

阔处，四下群山环抱，忽见一株枫树，叶红

似火，在清寂空阔的山间，尽情燃烧着生命

的绚烂与热烈。思绪起伏间，清风拂面，宛

如母亲温柔的手轻抚脸颊，一缕暖意悄然

荡漾心头。

山路渐行渐陡，终至一平坦之地。只见

路旁龙头石雕正源源不绝地喷涌清泉，汇入

一方石砌古井。泉水澄澈见底，不含一丝杂

质。我忍不住用手捧起，浅尝一口，清冽甘

甜，沁人心脾。井旁立有一块石碑，默然矗

立，无声地讲述着这口井的前世今生。此井

名曰“龙井池”，传说有乌龙潜于山底，吐纳

云雨，方有此清泉自岩隙喷涌。泉水得天地

精华，经千年岩髓浸润，富含矿物，甘醇可

口，古有“泉清如茶，水香似麻”之美誉。昔日

百姓于此垒石为池，四方信众携壶汲水，络

绎不绝，或祈雨禳灾，往往应验。然而，己亥

六月，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古池颓毁，满目疮

痍。人们感念泉水润泽之恩，自发捐资、捐

工、捐物，历时数月，终将龙井池重修一新，

让这股甘露得以再泽四方。一块石碑，浓缩

了一方水土的劫难与重生，读来令人动容。

自龙井池再上行约五十米，一座庄严

肃穆的古刹呈现眼前。这便是天蓬古刹，始

建于唐朝武德年间，距今已逾一千四百年

历史。千载风雨，几度兴废，后经当地百姓

不断修缮，方保存下如今的模样。群峦环抱

中的古刹曾是佛仙圣地，佛教泰斗陈健民

等远近高僧都曾在此修行。殿中高悬一方

“盛世云龙”古匾，相传为清乾隆十九年，攸

县县令在此求雨时亲笔所书，墨迹间犹见

当年祈盼甘霖的虔诚与愿景。

穿过古刹，沿石阶继续向上，便来到一

个天然溶洞——龙王洞。此洞由雨、风、狮、

龙四洞串联而成。甫一进洞，一股寒意便扑

面而来，洞内地形复杂，石笋、石钟乳在幽

光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景。也难怪在

2004 年，中国地质考察队便将此地确定为

典型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而在龙王洞旁，更藏着天蓬岩的另一

大奇观——方竹。矮矮的竹林，生长于灌木

之间，走近细看，其形甚奇：竹竿上圆下方，

棱角分明，且每一竹节都向上生满尖刺。同

行者介绍说，天蓬岩境内有三十余亩方竹，

为世所珍稀。每年农历七月生笋，八月成

竹，金秋时节，新绿旧翠，交相辉映。凉风掠

过，修竹摇曳，飒飒作响，于清净中透着一

股超凡脱俗的刚劲。

此竹亦有灵性，似乎只钟情于天蓬岩

的 这 片 水 土 。北 宋 徽 宗 崇 宁 年 间 (1102-

1106)，攸县人彭天益任太学博士，在回答徽

宗皇帝提问时，曾以“金柑玉版笋”来描绘

家乡风物，其中的“玉版笋”，便是指这秋日

方生的方竹笋。据说他处移植，皆难成活。

2004 年，长沙某生物园曾从天蓬岩移植十

五株方竹，终因水土气候不同，无一幸免。

想来，这方竹便是天蓬岩灵气所钟的独特

造化了。

山风徐徐，竹林婆娑起舞。沿龙王洞上

行，青树翠蔓，蒙络摇缀。一株八百余年的古

枫静立于林中，冠盖如云，气势古朴庄重。它

见证了天蓬岩的沧海桑田，人事代谢，唯有

它与这片山林，相伴相守，情深不渝。

是日也，天朗气清，山河静美。天蓬岩

之游，所观者，是山奇水灵、草木葱茏的自

然之景；所感者，是仙人传说、古刹梵音、泉

井新生的厚重人文。这一草一木，一泉一

石，似乎都浸润着故事，流淌着灵气。这趟

大雪时节的暖冬之行，收获的不仅是满目

风光，更是一份与自然、与历史跨越时空的

深刻共鸣。

寻访狮形岭
文志勇

每一片厚重的土地，似乎都蛰伏着一种亘古的精魂，引得后

人长久地仰望与追寻。

位于醴陵市左权镇境内的狮形岭，便是这样一方形胜之地。

这里脚踏三县（区），西北接渌口，东邻姚家坝。两座山峰并肩而

立，势若雄狮，左公右母，威仪天成。在漫长的行政区划变迁中，

山名演化为村名，狮形岭也就此成为这片土地的图腾。

狮形岭的传奇，始于那条隐没在时光中的古官道。

老辈人常说，狮形山扼守仙霞与姚家坝之咽喉，是通往江西

的必经之路。相传古时修筑官道，每当民工白日里辛苦挖开路基，

入夜后那两座状如狮身的山峰便会诡异地“合拢”，将道路阻断，

复原如初。人们惊恐无措之际，一位路过的乞丐道破天机：此二山

乃狮精显灵，夜间相会，山路自合。若要路通，须以血祭破其灵性。

故事的结局带着几分悲壮与神秘——先民们依言施法，杀

犬祭山，并将夭折的婴孩葬于山腰以镇之。祭礼过后，山不再合，

那条通衢终于在筚路蓝缕中修通。至今，狮形岭仍流传着“千人

担，万人担，不如杀狗钉童钉”的古谣。这不仅仅是神话，更是先

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开辟生存空间的血泪隐喻。

如果说古道传说是狮形岭朦胧的背影，那么青铜象尊的出

土，则是它惊艳世界的容颜。

1975年2月，春寒料峭，村民张立林在狮形山挥锄造林时，一声

金属的脆响，叩开了沉睡三千年的商周大门。一尊碧绿斑驳的青铜

象尊赫然现世，它身躯敦实，长鼻高翘，凤鸟、虎、龙等二十多种动物

纹饰繁复游走于尊身，通体散发着神秘而威严的王者之气。

作为商周时期的祭祀重器，象尊不只是一件盛酒的礼器，更是

目前全国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最为精美、最为珍贵的一件。它的出土，

将醴陵的文明史标尺一下子拉长到了3800多年前，佐证了湘江流

域在远古时期便已是荆楚文化的腹地，文明之火，早已在此燎原。

事实上，文明的碎片在这里俯拾皆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

狮形岭石泥塘遗址便已重见天日。在这片四万三千余平方米的台地

上，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的石斧、石刀及印有云雷纹的陶片。这些与

江西樊城堆文化遥相呼应的器物，无声地诉说着：早在商周，这里便

已有袅袅窑烟，是醴陵陶瓷文化的滥觞之地。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昔日的古驿道

已化作今日的坦途。

狮形岭不再仅仅是传说的栖息地，更成为了现代产业的勃

兴之地。芷渌公路贯穿全境，东城大道如长虹卧波，将狮形岭推

向了株醴融城的最前沿。仙霞电力机车配套产业基地的崛起，九

道湾烟花、和盛包装等企业的入驻，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工业活力。

从商周的象尊礼乐，到古道的马蹄声碎，再到如今车水马龙

的现代新城。近四千年的时光在狮形岭层层堆叠，那头沉睡的雄

狮，已然在时代的晨曦中苏醒。

它抖落身上的历史尘埃，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奔向下一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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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在山间峡谷的九叠泉瀑布

文脉千载是茶陵——《湖湘文库》背后的耕读回响
段立新

始建于唐武德年间的天蓬古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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